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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石窟造像“妆彩重
塑、不当维修”的情况在多地时
有发生。

“不当妆彩现象在全国范围
内都存在，这些年关注度尤其
高。”刘建成说，四川摩崖造像总
量多、基数大，范围分散，管理难
度极大，更易出现这种情况。

早在2018年，四川博物院
等单位就针对这一情况展开了
前期研究。2023年开始，刘建
成团队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技术
攻关。

由于当时没有现成技术可
供参考，也不清楚修补和涂抹
的究竟是什么材料、造像被损
坏到哪种程度，团队只能“摸着
石头过河”。

“我们的核心诉求是希望
通过微损甚至无损的方式，完
成清理工作。”刘建成与团队成
员前后用时近一年，成功研发
出了一种气味小、对造像伤害
小的绿色环保清理材料。

如此费劲地去做修复工

作，并不仅仅因为不当妆彩对
造像外观造成的影响。“给造像
刷保护材料，就是涂了一层‘膜’。”
刘建成说，因为很多石窟造像
都与山体相连，不仅有水汽，还
会有山体渗水现象，“在水里泡
久了，人的皮肤会泡白、发皱，
造像也一样。给造像刷保护材
料，就像给人戴上树脂手套一
样。”

“其实，石窟在开龛造像后
本身就要施彩，这在专业术语
中叫做镌妆。在古代，施彩是
有规范的。”刘建成说，所以在
修复过程中，他们会邀请村民
一起为造像“洗脸”。在他看
来，清理修复过程也是给村民
普及文保知识的好时机。

但各地的石窟造像情况各
不相同，部分造像的不当妆彩
时间长、清理难度高。未来，他
们还计划制定几套方法，针对
不同的材质、情况进行分类处
理，将不同案例的经验汇总，供
更多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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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全国石窟寺资源第
一大省。据2021年全国石窟寺
专项调查，四川现存石窟寺（含
摩崖造像）2134处，数量占全国
总数三分之一以上，位居全国第
一。从2016年来到省考古院参
与石窟寺保护和修复工作后，全
省20个分布有石窟造像的市
州，都留下了刘建成的足迹。

四川石窟寺造型精美、艺
术价值极高。这与川渝地区山
体的石质有紧密关系。

“川渝地区99%以上的石
窟都开凿于不同颜色的砂岩
中。这种材质疏松多孔，易雕
刻造型，因此川渝地区的造像
都很精美。”刘建成说，但这既
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砂岩多
孔容易受到环境影响，尤其是

水的侵蚀；川渝地区地处南方
潮湿环境，且四川的造像大都
在深山里，潮湿、多植被的环境
导致造像病害多发；加之酸雨
侵蚀，很多造像都存在粉状风
化和片状剥落等病害，形势严
峻，成因复杂。“四川最有名的
石窟造像乐山大佛便是这样。”
他说。

乐山大佛开凿于唐朝，通
高71米，是我国最大的一尊摩
崖石刻造像。因为红砂岩的质
地，乐山大佛目前面临的最严
峻问题便是水害。多雨、暴晒、
临江等环境因素导致大佛本体
病害缠身，引发“脸花鼻黑”“流
泪”、开裂等一系列问题。随着
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乐山大
佛的修复也从被动抢救转向系

统性勘察研究。
“从保护工作的阶段来看，

过去主要做的是抢救性加固。”
刘建成说，比如对乐山大佛两
侧岩体进行加固，对胸腹部开
裂进行抢救性加固处理等，“这
些工作解决的是当时最紧迫的
结构安全问题，属于‘先稳住、
别垮掉’的底线措施。”

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
红砂岩的渗水路径和风化机理
非常复杂，贸然动手风险很
大。于是，在工作重心转向系
统性勘察研究后，文保工作者
们决定先对乐山大佛的腿脚
部、胸腹部、头部等关键部位分
别开展勘察，对保护材料进行
实验研究，弄清楚病害的发育
状况和成因机制，同时开展针
对性的材料研发，为下一步的
实质性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乐山大佛的日常保养工作
也随着保护理念的更新而调
整。以往的日常保养，走的是

“病了再大修”的路子，现在是
用高频次、低强度的小修小养
替代，日常保护也调整为根据
微生物和植被的生长规律来排
期。“以乐山大佛本体为例，每
季度固定除草清理一次。2026
年以来已完成5次保养，内容涵
盖清理枯枝败叶杂物、微生物
和表层植被。”与此同时，立体
化监测方面，已建成覆盖本体
和周边环境的预警体系，对文
物安全、环境变化、渗水、稳定
性等指标进行全天候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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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四川持续加大了对
石窟寺保护工作的力度。2021
年5月，省考古院增挂“四川石窟
寺保护研究院”牌子，承担石窟
寺考古、保护、研究和展示利用
等职责。与此同时，乐山大佛石
窟研究院、安岳石窟研究院、巴
中石窟研究中心、广元石窟研究
所相继成立。四川石窟寺保护
研究院与地方石窟寺研究院构
成“总分院制”模式，形成“1+4”
的保护格局，总分院间互派人员
交流学习。针对四川石窟寺保
护中的难题，省考古院还主持编

制了四川首部石窟寺保护地方
标准，统一了风化病害的勘察和
取样流程，为后续防治工作提供
了规范指导。

“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四川
石窟寺的数量远不止2134处，
大多分布在偏僻地方。”刘建成
说，这些石窟大多都是中小石
窟，是保护的难点与重点。
2026年，四川已启动了中小石
窟寺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力争
用3年时间解决中小石窟的险
情，实现刘建成所说的“让造像

‘活’得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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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

▼5月23日，游客在乐山大佛
景区游览。

新华社记者 刘莲芬 摄

刘建成（左二）与团队成员研讨石窟寺修复方案。刘建成供图

相比去地质队、勘察设计
院等单位工作的地质工程专业
毕业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以下简称省考古院）副研究
馆员刘建成总会在同学聚会
时，收到关于三星堆、江口沉银
的好奇询问。说到他从事的石
窟寺保护和修复工作，大家都
觉得晦涩难懂，但一详细介绍
工作内容——修复石窟造像、
加固危岩体、渗水治理等，同学
们便豁然开朗：“这不就是地质
老本行嘛。”

石窟寺文保工作者就是为
千年石窟“问诊把脉”的人。他
们通过现场调查、实验室研究等
方式，用最小的干预手段，治理
石窟造像的风化水患、不当妆
彩、岩体失稳等病害，让石窟造
像这项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存
续。然而，四川石窟寺数量多、
点位分散，且环境潮湿、砂岩质
地疏松等特点，让保护工作难上
加难。一代代石窟寺文保工作
者们扎根山野，在一次次现场与
实验室的往返中寻找答案。

“要让造像‘活’得有尊严，
不再经受风吹日晒雨淋。”近
日，在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
开幕前夕，刘建成接受了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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